
■于德北

老 留干

老叶是我早年的一个朋友．他在一所类似于职工

大学的学校里教书。教政治经济学。他爱好书法，爱好

泥塑．还爱好古董——所以。他喜欢别人说：“老叶是搞

艺术的。”老叶家有一个大书架，上边横七竖八地堆放

着一些书法方面的报刊、书籍。也有几件他的泥塑作

品．当然更有“秦砖汉瓦”在那里偶露峥嵘。我认识老叶

的时候，他已经快四十岁了，是“青书协”的理事，他戴

一副平镜．头芯儿处有一块脱发——医学上称之“斑

秃”。他说话时爱带儿音，让人听了很不舒服。

他爱人家在农村．后来考上了市内的一所中专，毕

业后分配到粮食系统辖下的一家小企业做出纳。我们

这一帮人都不知道他爱人的名字。每次去家里见了。只

叫她嫂子。嫂子是个实在人，不太爱笑，更不会听笑话，

所以，我们从来不曾和她开玩笑。

说老叶写字，颇有家传。他祖上出过翰林，留下过

笔迹．老叶最初练字，临的就是祖上的“帖”——有点像

虞世南，字架匀称。

老叶学泥甥是自悟。

他自己讲，去过天津．去过无锡，见人捏小人儿，觉

着有趣，就琢磨上了。三琢磨两琢磨便上了手，一捏，还

有那么几分意思。就一路“悟”下来．悟出了自己的门

道。老叶曾给我塑过一个“金身”，把我捏成个“金刚”，

谁知．这个“金刚”迸门没几天．就让孩子失手给打破

了——不是老叶的手艺不行．是我的命承不住这个“金

刚”之身。

泥人拿回来．妻子问：“谁呀?”

我说：“细看看，这眉毛，这眼睛，这胡子。”

妻子又看半天，依然没认出来，就自顾忙些别的事

去了。

唉!人家老叶可是主动热情地给我塑的．没有功劳

还有苦劳呢!

老叶收藏古董，什么宋纸呀，明纸呀，什么宣德炉

啊．什么定窑的瓷器呀，吴越的古剑啊，总能遇到奇货，

且不用花几个钱。老叶亲口对我说过，他用的一个砚

台．是晚清一位写小品文的大家曾用过的，聚着格外的

仙气呢。他自豪地说：“平时不敢用，平时不敢用。”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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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感觉一定不错!

我的手里。老叶的字很多。他写字爱拉大架儿——

要么“铁马秋风蓟北．杏花春雨江南”：要么“醉里挑灯

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要么“大风起兮”；要么“吾将上

下而求索”。他收的学生很多，因此．给他写文章的人也

很多，他的学生介绍他，说他“真草隶篆”样样精熟．碑

文拓片了然于胸，至于I临的帖子，不计其数．是一个了

不起的大书法家。老叶家的嫂子。也是他的学生。虽比

老叶小七八岁。但有了笔墨缘。想必日子也是十分融

洽。

老叶的字，多半是行书，他在国内获奖的作品，也

多是这种体。他得过一次国家级的银奖，得过几次省级

的金奖和市级的“特奖”。在他书架里，除了书，除了泥

塑和古玩，还有十几个证书．红色居多。绿色居少。常常

给人一种绿肥红瘦的感觉。

老叶的书房叫“集雅斋”，他有一个别号，集雅居

士。他祖籍是河南开封，所以，他有一枚章，刻的是“叶

开封”。有时，他给人写字。落款也用“叶开封”这几个

字，只是，落这个款的字不多，我的手里仅有三幅。另

外，我在一家手擀面的牌匾上见过一次。

老叶时常出去讲书法．他讲课的地方多的时候有

两三处，这里讲完那里讲，赶场子似的。有时讲不过来

了。还安排他的学生代课，他爱人也替他讲过几场，据

说效果还不错。有了这些课．他每月除了工资。尚有一

笔不菲的收入．这可能就是他玩古董的资本吧。我没听

过他的书法课，所以。对此不能妄加评说。

和老叶相交了五、六年，觉得他人不是坏人。但过

于精明；学问一般，爱卖弄，有时不懂装懂，还特爱谦

虚。这些总归不是大毛病，多多少少可以让人接受。

可是有一件事。使我渐渐地疏远了他。

就是古董的事。

我的一个邻居．做服装生意的．发了些财，就在市

内比较好的地段买了房子。装修完了。觉得屋里少点什

么。少什么呢?少点身价的象征。于是，想到了古董，想

弄一个值钱的瓶子或罐子．摆在客厅里，制造一点雍容

的氛围。

我带他去找老叶，向他说明情况。

老叶忖度了半天，才说：“好吧。我让一件出去．谁

叫咱们是朋友呢。”

我和邻居都很高兴。

老叶从床下拿出一个纸包纸裹的大瓷瓶．指着瓶

口有一点残缺的地方说：“万历的，不太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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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邻居多少有点历史常识．

个老叶满意的价格。

千恩万谢地出了一 鱼。

老叶说：“如果不是收的时候花了钱．您就拿去玩

玩算了。放谁那不是放呢。真不好意思。”

邻居千恩万谢。

一年后。偶然的一次机会．邻居认识了雅宝斋的一

位老师傅。于是求他来家里给鉴定鉴定。谁知。那个师

傅只看了瓶子一眼。就说：“这个呀，叶老师找我鉴过

呀。是民末的仿品。他怎么说是万历年间呢?开玩笑吧!

他一定是送您的，不可能收您那么大的价钱。”

听了这件事，我十分的尴尬。

■袁炳发

猡 李

在这个城市，我有两个磕过头拜过把子的哥儿们。

老大是书法家。字写得工整。人也长得端庄；老二

是中学语文老师，读书多学问大。但人如他的长相古

板，遇事一根筋。

一年前，老二媳妇有了外遇，把他甩了，和一个男

人去了南方。老二就整天抑郁不乐，神情恍惚，后来索

性病退回家研究唐诗宋词去了。

我是老三。自由职业写作者，每天靠瞎编一些情感

故事，然后一稿十投弄些银子糊口。

一天。老大说。咱哥仨出去玩一玩。

我们去的地方是内蒙古呼伦贝尔一个叫巴林的林

区小镇。

小镇不大．从上到下只有一根直肠子一样子的一

条街，而且街上没有太多的行人。偶尔才有一辆大卡车

从这经过。

大卡车过去后．便是一段很长时间的宁静。

我们哥仨住在一家私人旅馆，旅馆有十几个房间。

我们选了一间三张床的住了下来。

旅馆的女主人是镇政府的公务员。她说单位工作

不忙，更多的时间是在家打理这个旅馆。

小镇旁边是一条雅鲁河。河水不深但可以钓鱼。每

天晚上．女主人的丈夫就到我们的房间。帮我们拴鱼

钩，绑鱼竿。第二天早上我们就踩着晨光去雅鲁河钓

女主人的丈夫，看上去就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

话语不多，一说话就呵呵地笑。他每天早上都要骑着摩

托车，穿过开满稠李子花的树林，然后推着摩托车走过

雅鲁河吊桥，去豆腐坊给我们打新磨的热豆浆。

白天我们去原始森林探险．还去喇嘛山拜山神祈

福；晚间我们喝完酒，和女主人说会儿话后，就回到房

间天南海北地胡聊瞎扯。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这家旅馆住进了一个三十多

岁的女子。女子是一个人住进来的，她包了一个房间。

女子住进的第二天晚上．我就发现老二有些魂不守舍

了，一会儿出去一趟，或站在院子里吸烟，或坐在房间

外的大厅沙发上沉思。

我把这件事对老大讲了，老大说，嗯，我也发现了。

我说，大哥，二哥是不是被那女子迷住了?

老大说．这哪儿跟哪儿啊!不靠谱的事呀!

那女子挺漂亮，高挑个，长发披肩，经常站在院内

的阳光里．看着远处发呆⋯⋯

老大说。那女人挺神秘，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点点头。

第四天下午。我们要去镇上的澡堂子洗澡．老二说

去趟厕所后就不见了。

我院内院外找。也未找到。

我对大哥说，二哥也开始玩神秘了。

大哥摇摇头。没语。

到了晚饭时．老二才回来，他后面走着的竟是那个

女人。

这让我很惊讶。我看了一眼老大．老大面部表情却

很平静。对此他似乎早有所料。

晚上睡觉时，我们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翻了一会儿，老二从床上坐起来，对老大说，大哥，

我们是明天回程吧?

老大“嗯”了一声，便佯装睡去。

老二又说，大哥，你和老三明天回去吧，我不回了。

听此。老大一骨碌爬起来，那你干啥去?

半天，老二说，我下午和小红(那女人名字)去了喇

嘛山，盟誓表了心迹，我要和她一起过El子。

老大气忿地说．老二。你怎么犯浑呢?你对她了解

多少呀。就要一起过El子。

我也趁机说，是呀，二哥，我看那个女人不怎么着!

你看她那眼神多飘呀!

老大接着说。老三说得没错。那女人一看就是来者

不拒的主儿。你快奔五十的人了，怎么这样不成熟?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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